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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视野

光绪，是清代最特殊的年号
之一。刚刚走出太平天国阴霾
下的清朝，面临着西方列强如八
国联军等的侵扰，而在广袤的土
地上更是遭受着连年的天灾。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
代新式教育的改革孕育而生，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孙家鼐
等人主持了京师大学堂和全国
各省新式学堂的系统成立计划，

“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深感教育
强国的重要性，再令张百熙重启
教育改革之重任，制定钦定学堂
章程，后张之洞等又参与其中，
方才出台正式制度，于光绪三十
一年（1905 年）正式成立学部。
赣南的近代教育改革也就此拉
开。

致用中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吉
南赣宁道巡道周浩在濂溪书院
的基础上创办了致用中学堂。
据《赣县新志稿》记载：课程特重
算术，教习一人指导，之余与书
院同。该校虽为本县创立新学
之最早者，然影响甚微。1900年
因清廷守旧，不用“学堂”二字，改称致用精舍。
创立者为何人，今已失考。1901年停办。

赣县普通小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赣县知县张之锐
与邑绅刘景熙将县立爱莲书院改办赣县普通小
学堂。翌年开学时，朝廷的学堂章程尚未颁布，
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据，于是自行订立了章程，
将府立阳明书院改为学堂，定名为小学，实则为
中等教育，学生皆成年人，分两班：头班收生员，
二班收童生，每班各20人。膳宿由学校供给，课
程分中学、西学两门，各聘教习一人。至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遣散改组为高等小学。

赣州府中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赣州知府查恩绥
与邑绅刘景熙将府立阳明书院改为赣州府中学
堂。翌年开学，虽然中学与小学的学习内容不
相衔接，但课程编制大略相同，只不过就学者的
年龄有差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照学部章
程改为正式中学。后由省府接手办学，改名省
立第四中学（赣州市第一中学前身）。

虔南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吉南赣宁道巡道
刘心源与邑绅刘景熙将道立濂溪书院改办为虔
南师范学堂，此后先后易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省立赣县中学、省立第三中学，后又改回省立赣
县中学，之后易名省立赣州中学，1953年改为赣
州市第一中学。

蒙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赣州知府查恩绥
从事革新，课程编制照朝廷新颁章程办理，将原
有蒙学堂改称为赣州某坊初等小学，城内外共
设立 6所，经费由府中学筹拨。是年冬，知府关
榕柞（接任查恩绥）表示，“以知府而办小学有损
威重，乃拨归县办，经费亦由县筹拨”。

教育大家

刘景熙，字敬居，赣县王母渡乡浓口村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进士，授礼部主事。不
久，授广西知府，以母年迈无人侍奉而未赴任。
主张教育救国，建议濂溪、阳明、爱莲三书院改
设为师范中小学堂，为赣南新学创始人。光绪
三十年（1904年），江西奏设江西农工商矿总局，
刘景熙为总局协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江西商务总会成立，公举刘景熙为总理。光绪
三十四年（1908 年），刘景熙继任江西铁路公司
总理，后加入同盟会，与同盟会另一主要成员张
周垣创办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
《赣报》。著有《瀛溪文集》五卷和《诗集》一卷流
传后世。

刘心源，名文申，字亚甫，号冰若，亦号幼
舟，湖北荆州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历任
顺天府同考官、河南学政、成都知府等职，光绪
二十八年（1902 年）任吉南赣宁道巡道，后任广
西按察使等。宣统元年（1909 年），刘心源当选
湖北省商办、铁路协会会长，1912年当选湖北省
临时议会议长（1916 年改为省长）。他精研文
字，以金石为基础，为官四十载，于金石亲采精
拓，校录博研，从无间断。与杨守敬、张裕钊被
张之洞誉为“湖北三大书法家”。

刘树堂，赣县王母渡人，原名刘诗村，字晋
钦，晚年号愚山。幼年喜爱读书，成长后弃学经
商，成为清末民初赣州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刘树堂在赣州城府学
前街开办日新公司，经营有关文化的业务。同
年11月，出版发行《日新汇报》，创赣南报纸之先
河。1915年，巴拿马举办国际博览会，刘树堂任
博览会参议，并任江西参赛产品审查长。由于
他认真负责，江西产品在国际博览会上声誉大
振，为家乡争得荣誉。被当时的政府授予三等
嘉禾勋章。1918 年，刘树堂当选为国会众议院
议员。1919 年，刘树堂荣获二等嘉禾勋章。同
年，美国人毕克同我国合资组建中美实业公司，
刘树堂被选任该公司董事。

乡愁与荣光的历史回响
——赣州会馆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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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赣州老城，随意步入一巷

陌，或许会遇见一座安静的古建筑。

门脸不大，匾额隐约透着当年的气派，

檐角椽头亦有几分不同寻常的张扬。

打眼看去，它既不像祠堂，也不像民居

——它曾是会馆。

明清时期，这类建筑曾汇聚四方人

烟、运转南北货物，商人们风尘仆仆背

着行囊在这里落脚、议价、结盟，也在这

里抱团取暖。它们是富有故事性的存

在，也是赣州商业记忆生动的注脚。不

经意地矗立在闹市或静巷，等候每一次

邂逅与探寻，然后向人述说，赣州曾有

的熙攘与包容。

交相辉映的双子星

会馆因何而生呢？
如果你是一位明清时期的商人，背负

着家中大部分钱财换来的货物，跋山涉水
到异乡做生意，会遇到什么？首先，人生地
不熟，可能语言也难通；其次，客栈房钱昂
贵且人多眼杂，货物不敢离身，又哪得空去
寻买家。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做买卖势单
力薄，既容易被本地商人排挤，又难免遇上

“地头蛇”吃拿卡要。若是碰上生意崩盘、
患病求医之事，更是独木难支。所以，要想
做生意走得远，“抱团”是必须的。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形
成，地域性商人群体——商帮也趋于兴盛，
著名的有晋商、徽商、浙商（含宁波商帮）、陕
商、江右商帮（赣商）等。商帮的本质，是同
乡的商人为了能在他乡站稳脚跟，通过聚力
成势而自发形成的团体。商帮兴盛了，自然
需要有个“据点”，毕竟，商帮这个联盟相对
松散，需要一个维系乡情和生意的场所，也
需要有人帮忙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

于是，商帮所到之处，会馆应运而生。
据目前已知史料记载，会馆最早出现

在明永乐年间。当时，安徽芜湖人俞谟在
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创建了芜湖会
馆，以此为在京同乡人提供食宿之便。

《中国会馆志》有载，明清时期，移民相
对集中的两湖、西南地区，移民移入的高峰
期往往也是会馆建立最多的时期。何炳棣
在《中国会馆史论》中提到，北京郡邑会馆
统计中江西会馆的数量最多，并指出这一
现象反映了江西特殊的文化与制度传统。

随着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置办得
越来越成熟，组织、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它
们也慢慢有了各自不同的趋向：一种是由
旅居外地的同乡人建立的“同乡会馆”，老
乡平时聚一聚，互通有无、巩固乡谊；另一
种则更像是“行业会馆”，为从事同种贸易
的商人牵线搭桥，促进大家合作共赢。这
恰好体现了会馆所扮演的两个角色：前期
重在联络感情、彼此照应；后期则更注重商
业协作，功能上接近行业公所。

会馆远不只是老乡们聚会的“乡土组
织”，它与明中叶以降远距离贸易的兴起和
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路如血脉
般向远方延伸，星罗棋布、熠熠生辉。它并
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和商帮就像是明清时期
因经济蓬勃发展而诞生的双子星，交相辉
映，共同塑造了当时的商业与社会面貌。

历数会馆谁是翘楚

赣州是江西的重镇，又是江西南部的
首府，闽粤门户，物流通衢，商贾集聚于
此。一百多年来，商贾会馆纷纷兴建，最知
名的是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南临会馆，此
外还有浙江、陕西、吉安等会馆。有人的地
方就有江湖，在会馆的“江湖”中，百姓们给
各个会馆也排了个座次——“南临会馆一
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安徽会馆平平过，
福建会馆豆腐渣。”

被吐槽为“豆腐渣”的福建会馆，查阅
史志可知，最早应在章贡区龙船庙巷（今和
平路）。据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记载：“由
西北向东南，清代依次名为下龙船庙、上龙
船庙、侍臣坊。”所以，这条巷子便有上龙船
庙与下龙船庙之分。在下龙船庙南侧原有
一座天后宫古庙，后来拆了庙，改建福建会
馆。据称，福建会馆建筑极其精致，颇显古
典，与“豆腐渣”的评价可谓相去甚远。新
中国成立前，一度成为消防队的驻地，后在
打造宋城公园时被拆。

“平平过”的安徽会馆即新安书院，位
于章贡区梁屋巷。新安是徽属六邑（即今
安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江西婺
源六县）的总称，因六邑皆在新安江流域，
历史上曾置新安郡而得名。新安书院自清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迁建至梁屋巷，嘉
庆六年（1801 年）续建。20 世纪一二十年
代，安徽商帮将其购下，书院便悄然转身，
成了一座往来熙攘的会馆。岁月剥蚀，书
院二三进皆已湮没，只存有青石牌坊轻诉
往事。所幸，尚有第一进歇山式殿堂留存，
那流金的木雕雀替与彩画依稀吐露着旧日
的精巧。院落中的青石旱桥和两厢的附属
建筑上，雕有神态各异的瑞兽，砖墙上刻着
的“新安书院”铭文，在风尘中渐渐浅淡。

连安徽会馆如此精雕细琢也被称为“平
平”，那么被誉为“一枝花”的南临会馆自然
不同凡响。南临，指的是明清时期南昌与临
川两地商人在赣州合建的会馆，原位于章贡
区中山路上，是南临商帮往来赣粤二地经商
聚会的重要议事点。该馆于2000年被拆除，
很可惜，查阅已知资料没有找到更多对它的
描述，却不由得让人愈加浮想联翩。

而最为百姓称道的广东会馆，至今犹
存，风采依旧。广东会馆位于章贡区西津
路田螺岭巷口，始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
年），是清代广东省旅赣同乡会馆，属赣州
七大商帮会馆之一。这是一座具有典型岭
南风格的建筑，背依郁孤台，坐北朝南，南
北长61.9米，东西宽19.8米，砖木石混合结
构。三路三进三开间布局，建筑木石构件
用料讲究，柱础、台基等石构件上有精美的
花草、人物、动物浮雕，屋脊灰塑装饰、琉璃
盖瓦。广东会馆不仅是会馆中最令人瞩目
的那一座，也是赣南大地上华美的建筑诗
篇，是值得反复品读的杰作。

除了这几所在历史上留下闪光印记的
会馆，赣州市中心城区至今还能看到几座
县级会馆。名声在外，且一直被使用的是
筠阳宾馆。

居于章贡区灶儿巷23号的筠阳宾馆，是
明清时代高安籍在赣州做生意的商人集资
建造的公共建筑，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兼营客栈业。虽名为“宾馆”，实属“会
馆”建筑形制。高安古称筠州，县城称筠阳，
所以又称高安会馆。三进两天井、约880平
方米的院落被院墙轻轻拢住，自成一方天
地。外立面以风火墙守护平安，内院多以木
扇为隔，阳光透过窗棂描摹精雕细刻的图
案。临街入口处，一袭木构门罩悬着旧日风
雅，门额上“筠阳宾馆”四字端庄依旧。两侧
对联将“筠”“阳”二字巧妙嵌入联首，“筠节
挺生美饶竹箭；阳和布濩香暖梅开”，浸透岁

月的温柔静好。穿过厅堂，在第一进与第二
进之间的平棋上是“福”与“喜”两个鎏金大
字。阳光漫过瓦檐，金字便会微微泛光，仿
佛激活了一百多年前的美好愿景。岁月流
转，商号渐息，这里慢慢成了一方民居杂
院。商户的后裔仍有人居住于此，老一辈交
谈间，那口高安乡音依稀可辨。

章贡区大、小新开路在 20 世纪一二十
年代可谓会馆云集，除了龙南会馆，还有大
余会馆、于都会馆等，此处不多赘言。

最忆江右万寿宫

贡水汤汤，自石城县石寮岽蜿蜒而出，
一路收纳溪河，汇聚成流，奔涌至章贡区，
与章水合为赣江。在过去，常见巨木扎成
的长排，如沉默的黑龙顺流而下，号子声时
而高亢，时而低沉，随着水波荡开。数百年
来，这条水道，是无数人致富的通途，也是
无数人命运的险途。在章贡区七里镇七里
村的炊烟与绿树间，悄然矗立着一座宫庙，
仿佛江上旅人的锚，从此稳住心神，放手一
搏。那便是万寿宫了。

万寿宫，是一则属于江右商帮的传奇。
江右商帮纵横四海的足迹与精神版图中，从
不缺少万寿宫的身影，甚至当江右商帮成为
历史标记时，它依旧伫立在当下的时光中。

其实，历史上的万寿宫曾有三种类
型。但在所有的万寿宫中，延续时间最长、
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江西
万寿宫即江西会馆。万寿宫远非一座单纯
的庙宇，而是集神明庇佑（供奉江西地方保
护神“许真君”）、乡谊联络、商事互助于一
体的江西人的精神坐标。自元末明初兴
起、一直延续至清朝的江西移民潮，让江西
商人如同随风播撒的种子，遍及全国乃至
走向海外，落地生根。而这万寿宫，便是他
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与身份印记，乃至有言
道：“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
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万寿宫。”

七里镇的这座万寿宫，始建于明代。明
代以来，七里镇贡江河畔一直是赣南最大的
木材集散地。贡江上下11个县市的良材，皆
汇集于此。巨大的水排，闯赣江，过鄱阳，入
长江，直抵繁华的上海与江浙。这是一条用
勇气与运气搏杀的黄金水路，也是一条危机
四伏的生死航道。于是，往来此地的江西商
人，连同闽、粤、江浙的同业，共同集资筑起
这座宫观。他们将斩蛟治水、护佑安宁的许
真君奉为行业保护神，将所有的敬畏与祈
愿，都凝结在此处的一砖一瓦之中。

这座万寿宫规模宏大，三进式砖木结
构，坐北朝南，进深96米，面阔45米，高耸的
风火墙将其严谨围合。格局设计也颇具匠
心：第一进为戏台，方寸之间可跨越山海，演
绎人间悲欢离合；第二进为九如堂，八根柱
亭衔接院落，天宝寺和三观殿静处院中；第
三进为高明殿，神位俨然。在很长岁月里，
它被誉为赣州城水东一带寺庙之首。

奇妙的是，这座因商业与生存而兴建
的宫庙，却展现出惊人的包容。道教与佛
教元素在此和谐共处，共享香火。这种交
融，呈现的是民间最质朴的虔诚——崇敬
所有能给予心灵慰藉与希望的存在。

宫观亦如那江水，难免起伏的命运。
继清咸丰年间维修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万寿宫毗邻之地建起现代化的贮木场，而
它却渐趋老去，戏台倾颓，梁柱斑驳，一度
危如累卵。幸得抢救性修复，才得以恢复
往日面貌，1988 年被列为赣州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留存下一脉厚重记忆。

江水蜿蜒，亦有转折。2020年，为系统
保护与挖掘七里镇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特别是其独特的古窑文化，赣州市启动了
《赣州市七里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
制工作，万寿宫也被纳入整体保护与复建

的范围中。2023年9月，以历史文化为内核
的“七鲤古镇”文化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
放。这座历尽沧桑的宫庙，也终于在精心
修缮后，以完整风姿重新面世，继续诉说着
这片土地的往来故事。

会馆的没落与淡出

聚拢南来北往的乡音，装满关乎生计
的希冀——会馆，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地
相聚中，从一处异乡的屋檐，成为商人的

“此心安处”。用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漂
泊的个体与遥远的故土相连，既维系了乡
缘，也融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当夕阳的余晖隐没在风火墙背后，昔日
喧闹的厅堂也随着金乌坠地变得沉寂。随
着封建王朝的背影远去与现代经济的浪潮
涌来，传统商帮与会馆的黄金时代，也如同
庭中那株桂花树一样，时序轮转，花开花落。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随着一纸《奏
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的颁布，一种全
新的、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商会，开始
在各地萌生。与会馆浓重的同乡色彩不
同，商会是跨地域、跨行业的法团组织，旨
在“通官商之邮”，其法律地位、组织方式和
政治功能都远比会馆先进和正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工商部向清
廷提交奏折，获批设立江西省商务总会。宣
统三年（1911年），江西省商务总会的新会址
设在了南昌合同巷口，内有江西劝业场，逐
渐成为全省商务活动和商品展览的中心。
之后，又改组为江西南昌总商会，于1913年
5月3日加入全国工商界联合会。

彼时，传统商帮与会馆仍有一定生存
空间。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
公会规则》，虽暂允同业公会、公所及会馆
等旧式团体并存，但要求其章程备案，已显
规范与整合之意。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
法》，要求所有工商组织都改组为同业公会。
同一区域内7家以上同业发起，经官方核准即
可成立同业公会。这一制度强调行业共性，
弱化地域纽带，至此，使得以乡土关系为基础
的商帮失去了法律依据和生存土壤。与此同
时，会馆原有的商业联合作用也彻底让位于
新的制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遍布城乡的会馆，随着时代的激流，漂
向了不同的彼岸。

广东会馆经历了风暴般的革命岁月。
北伐战争期间，它被用作赣州总工会和农民
协会的所在地。1926年11月3日，赣州工人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陈赞贤当选总工
会委员长，成为赣南工运史标志性事件。新
中国成立后，它又化身为染织厂厂房，机器
的轰鸣声取代了往日的议事声，见证着新中
国经济的勃发。如今，广东会馆已是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经2014年全面复原整修后，被
纳入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

筠阳宾馆以宾馆的形式得以存续至今
保存较好。1945年，抗战胜利后，安徽籍旅
赣商人利用新安书院（安徽会馆）及其公积
金，在此创办了私立新安小学。新中国成
立后，与南临小学合并为中山小学，后来还
开设过幼儿园。

更多的会馆，则命运多舛。或建筑荒
废，倾颓于蔓草之中；或遭拆除，徒留泛黄
的记忆；或转为普通民居，在烟火气里模糊
了最初的容貌。它们的不同归宿，如同一
面多棱镜，折射出近代以来赣州经济社会
变迁的复杂轨迹。

如今，当我们走过那些得以幸存的会馆
门前，抚摸那些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柱与门
墩，仿佛仍能听见旧日鼎沸的回声。它们不
再忙碌于计算盈亏，却成了乡愁的容器、历
史的注脚，温柔地提醒着往来的人们：有些
故事，应当被聆听；有些光影，值得被看见。

修复后的七鲤古镇万寿宫。 记者刘凯 摄


